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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齐鲁 A13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韦钦国

劳乃宣(1843—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
叟，浙江省嘉兴府桐乡人(一说山东省武定府阳信)。
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授江宁
提学使，宣统三年(1910年)召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
学部副大臣。卫礼贤(1873—1930年)，本名理查德·卫立
姆，德国人，出生于斯图加特。两人一位是中国清廷
高官，一位是德国传教士，是如何产生交集的呢？

1897年11月14日，德国舰队由上海驶入胶州湾并
上岸操练，次年3月逼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
条约》占领青岛。为攫取在青岛和山东长远利益，德
国在多个领域采取殖民统治，为使中国人更容易接
受殖民思想，1897年理查德·卫立姆受同善教会派遣
来华传教，1899年来到青岛。理查德·卫立姆非常喜欢
中国文化，给自己取中文名卫礼贤(尉礼贤)。

外国教会在中国传教多以兴办学校、开设医院
或成立慈善组织的方式进行，1900年德国总督保
罗·叶什克指示卫礼贤开办一所学校，为在青岛的
欧美等国学生服务。卫礼贤将校址选在大鲍岛胶州
街，以自己的名字将学校命名礼贤书院(1912年更
名礼贤中学)，这也是近代青岛第一所新式学校。
1901年在大鲍岛东山(今上海路)兴建校舍，将学校
迁至此地并开始招生。

这当然是服务于德国整体利益的，但因为喜欢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学校负责人的卫礼贤“违背”了
办学初衷，将礼贤书院主要用于传播中德两国文化
而非传教，所以礼贤书院主要招收的是中国学生而
非欧美学生。1901年首批招生20人(一说39人)，1907年1
月首届谭玉峰、谭岳峰、王真光三人正式毕业。

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民国肇始，战乱频仍，一
大批逊清王公贵族、高官大吏避乱于德国实际占领
统下的青岛，“青岛为古老文化最杰出代表的相识提
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成了古老的中华帝国最重要
的人物聚首的地方”，这些人物包括恭亲王溥伟，东
三省总督赵尔巽，山东巡抚周馥、张人骏，外交家吕
海寰，学部侍郎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同治十
三年(1874年)状元、大学士陆润庠，等等，仅担任过县
令以上职务者就达100多位。这批人几乎都是举人、进
士出身，通经典，谙国学，工书法，懂世故，这令喜爱
中国传统文化的卫礼贤非常兴奋，劳乃宣和卫礼贤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

当时，卫礼贤正“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
志译介中国古典著作”，周馥认为他“难以真正理解
和把握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中国精神的真髓”“译介
工作障碍重重，难以为继”。早在1902年，周馥任山
东巡抚时就与卫礼贤相识，这次来青岛后两人交往
日密，基于卫礼贤的请求，周馥就向卫礼贤推荐了
劳乃宣等“真正的中国学者”，请他们帮助卫礼贤解
读《论语》《易经》《道德经》等中国经典，指导其准确
释义、翻译。

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一书中如是写道：“一直
和我保持友好关系的前巡抚周馥说：‘你们欧洲人
只了解中国文化的浅层和表面，没有一个人明白它
的真正含义和真实深刻之处。原因在于你们从未接
触过真正的中国学者。我给你引见一位老师(指劳
乃宣)，他的思想真正根植于中国精神之中……你
就能翻译各种各样的东西。’”卫礼贤便委托周馥邀
劳乃宣来青。

劳乃宣接到信函后，“颇属相宜，因即复函允
之……携家前往。”在《韧叟老人自订年谱》中，劳乃
宣自述：“癸丑(1913年)，德人尉礼贤笃志中国孔孟之
道，讲求经学，设书院于岛境有年，与吾国诸寓公立
尊孔文社，浼周玉山(周馥)制军来函，见招主持社事，
于十月移家至岛。”

卫礼贤与劳乃宣一见如故，并拜劳乃宣为师，
“以弟子自居，执礼甚恭。”在劳乃宣看来，“尉礼贤君
久居中国，于学术流别研究最深，周秦诸子皆有译
本，而独推尊孔子，如昔所称服孔子教者。”卫礼贤先
聘陆润庠等为礼贤中学教员，1914年又聘劳乃宣为监
督(校长)——— 相国(陆润庠)任中学教员，侍郎任中学
校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对在青岛的这段生活，劳乃宣自述“适馆授餐，
情谊优渥”。“情谊优渥”只是委婉的说法，实指待遇
丰厚。劳乃宣居住在礼贤中学附近的小鲍岛吴淞街
(今上海路)，“有屋十间”“岛地山川清旷，所居之屋，
室中可以看山廊下可以望海。甚是适怀”“屋宇为尉
君代租，月赠束脩五十元”。劳乃宣对卫礼贤“执礼甚
恭”颇为满意，心情舒畅，倾心讲授四书五经，指导卫

礼贤研究中国古典便顺理成章了。
正是有了劳乃宣等人的用心讲解、指导，卫礼贤

才能真正在“理解确切而透彻”的基础上开始翻译中
国传统经典。劳乃宣在给知名学者罗振玉的信函中
记下了这段历史，“尉君自以《孟子》翻德文，每日来
弟寓，由弟讲授一小时，归而笔译。又以德国哲学家
康德所著之书译中文，由尉君与周玉翁(周馥)之孙叔
弢同译，而弟为之修饬而润色之。”双方相处愉快，配
合默契，翻译工作亦有效率。

1911年，卫礼贤在礼贤书院东花园“与中国寓岛
诸同仁结尊孔文社，以讲求圣人之道”，劳乃宣到青
岛，后卫礼贤则委任其主持社宜。“尊孔文社”主要职
能是宣扬儒、道文化，“还进行中德文化交流，举办讲
座，由寓青的中国学者和德华大学德国教师轮流演
讲。”中国《论语》《老子》等经典“暨泽西文，流传西
国”，而康德等人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通过尊孔
文社和礼贤中学传播到国内。

1914年，卫礼贤又和“中国寓岛诸同仁”在尊孔
文社西侧建起藏书楼(图书馆)，“希望通过翻译、讲
座和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
梁，康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中国的经典也被翻
译成德文”(卫礼贤《中国心灵》)。恭亲王溥伟题写
匾额，劳乃宣撰写《青岛尊孔文社藏书楼记》。藏书
楼广收经史子集和诸子百家，不少系珍贵书籍，藏
有中文图书6000册、德文3000册、英法等3000册，是
中国最早的现代公共图书馆之一。

通过礼贤书院、尊孔文社以及藏书楼，中德学
者开讲座、译经典，客观上促进中西方文化传播，促
进了中欧文化交流。尤其是通过劳乃宣等人的深入
讲解，卫礼贤相继向西方翻译了多本中国经典，尤
以《易经》为代表。卫礼贤之所以看重对《周易》的翻
译，是因为《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原根，诸子百家都
是这根上长出的枝丫，搞懂了《易经》，《论语》《诗
经》《吕氏春秋》等就可以融会贯通，《三国演义》《聊
斋志异》更不在话下。但翻译《易经》过程颇为曲折。

1914年夏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向德
国“宣战”，占领了所谓德国在青岛的权益，德国因
顾及欧洲战场而退出青岛，尊孔文社学术活动中
断，寓青遗老们先后离开，劳乃宣通过姻亲关系则
暂时避乱于曲阜。1917年张勋复辟时劳乃宣“简授
法部尚书”，虽然劳乃宣并未实际担任过这个职务，
但张勋复辟失败后他仍遭到通缉，只好四处避祸。
无奈之下，试着求助于仍在青岛的卫礼贤，“询问可
否提供膳宿回青岛，继续完成《易经》的翻译。”此
时，40余岁的卫礼贤正为《易经》“恐怕永远也不会
完工”而苦恼，两人各取所需，劳乃宣再次来到青
岛。在《韧叟老人自订年谱》中劳乃宣自述：“丁巳
(1917年)五月，曲阜令蓝君……劝出走。又移家青
岛，居礼贤书院(此时已更名礼贤中学)复与尉君理
讲经旧业。”

乱中重遇，彼此欣喜，劳乃宣“重见欣然，愿以校
舍闲屋见假居家，俾仍续理旧业”。“与尉君商量旧
学。播越之余，得此殊为望外。”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
说，“弟重来岛上倏已数月，日于山光海色之间与尉
君商量旧学播越，得此殊为幸事。”1918年再致函罗振
玉：“弟羁踪岛上，瞬已两年，与居停尉君患难相依，
极为相得。”愉悦之情跃然纸上。两人多次对《易经》
讲解、讨论、翻译，最终由卫礼贤将其打造成西方的

“东方名著”，两人合力将义理深邃、艰涩难懂的《易
经》推向西方。该书也是卫礼贤成为汉学家的标志性
著作，影响深远。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如此评价，“深刻
体会到他(卫礼贤)翻译的这本典籍《易经》在西方是
无可比拟的，在文化上有重要意义。”

1920年卫礼贤离开青岛返回德国前，再聘劳乃
宣担任礼贤中学监督，继续主持尊孔文社事务(该
社1937年解散)，请奥地利画师郎亚文为劳乃宣作
一画像带在身边，劳乃宣赋诗其上：“欧宾画手笔如
仙，写得衰容海外传。自笑放翁团扇影，化身今竟到
西天。”“庚申(1920年)，尉君介画余像，携之而去。”
(《韧叟老人自订年谱》)，可见两人友谊之深，但这
一去也是永别。1921年7月，劳乃宣在青岛病逝，享
年79岁。1922年卫礼贤重返中国，1923年兼任北京大
学教授，1930年去世，终年58岁。

卫礼贤作为传教士在青岛生活20余年，通过礼贤
书院、尊孔书社与前清遗老，讲授德语、工科等知识。
与中国学者合办讲座，翻译中德经典著作或将之译
成英文、德文，在客观上保存了一批重要典籍，推动
了齐鲁文脉繁衍，推动了中德(西)文化思想交流，从
这一点上讲他们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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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葆元

自古以来铁就是国家的战略物资，即使在
古代手工业时期铁和煤也决定着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山东是北宋时期冶铁制铁的重镇，产
量位居全国第三。

山东在北宋时称京东路，涵盖徐州地区，
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有四座著名的“监”。监是
掌管某一项国家控制物资的机构，各地可因事
而设，最著名的有兖州莱芜监、徐州大通利国
监，此外，登州、齐州、淄州、沂州都是著名的冶
铁重镇。

苏轼在1078年路过徐州，看到壮观宏伟的
冶炼场面，曾赋诗曰：“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
鼓舞千人看。投泥拨水愈光明，烁玉流金是精
悍。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
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这首诗记录了冶
炼的情形，“根苗一发”说明工匠们找到了石炭
的矿苗，催发了冶炼的规模。

北宋时朝廷对于铁的需求是迫切的，铁是
打造犁铧镰锄的重要材料，对农耕生产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同时也是锻造冷兵器的重要材
料，戍边固国，对铁的需求是“官确”，地方对于
朝廷的“官确”是“纳课”。在这种情况下，连道
士都加入冶炼大军，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
载：“兖州道士冶，岁课铁二万余斤，主者尽力
采炼，常不能及。”

当时莱芜是冶铁重镇，那里有富饶的铁矿
资源，设冶场18座，具千余冶炼工匠。宋朝对于冶
工也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凡工匠皆入籍。注
册在案，每一位在册的工匠每年要服一定的工
役，冶匠也不例外。岳柯在《溃郯录》中说，“今世
郡县官府营缮创缔募匠应役……平日皆籍其姓
名，鳞差以俟命，谓之当行。间有幸而脱，则其侪
相与讼，挽之不置，盖不出不止也，谓之纠差。”
看来官府下达的指标是严苛的，一个“行当”的
工匠完不成课税要受责罚，有些在“行当”内的
工匠设法逃避差役，却受连累亲友吃官司，迫使
有技术的在籍工匠无法脱身。

包拯发现了这个问题，在给朝廷的奏折《乞
开落登州冶户姓名》中奏报：“递年只将田产货
卖，抱空买铁纳官”。他举出的例证触目惊心，本
是铁的生产者，为了籍户之役，竟卖田买铁应

“官确”的索逼，严重地伤害了冶户的生产积极
性。北宋朝廷被迫对冶务生产实行新政，改上述
的劳役制为招募制。招募制给了冶户较大的生
产自由，仅登州铁产量就有所恢复，行业又重新
振兴。到了宋神宗熙丰年间，有一个叫吴居厚的
京东路转运使提出，把莱芜和徐州利国的冶监
转为官营，“官确铁，造器用以鬻于民”，却不料
这一设想引起众冶工的反抗，甚至聚众数千人，
找吴居厚讨说法，他的设想最终没有推行下去。

北宋时已经有了钢，苏轼在《徐州上皇帝
书》中说，“地既产精铁，而民善锻”，“精铁”就是
钢。沈括则记述了钢生产的工艺流程，“世间锻
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屡盘之，乃以生铁陷其
间，泥封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
钢，此乃伪钢者，暂假生铁以为坚，二三炼则生
铁自熟，仍是柔铁。然天下莫非者，盖未识真钢
耳。”他继续解释道，“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
筋，炼钢亦然，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
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
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
则黯黯然青而且黑，与常铁迥异。”钢的出现标
志着冶铁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官府统计数字显
示，登州年产量3775斤，莱州则年产4290斤。

莱芜有一个著名的吕家铁器作坊，打造的
铁器精良，驰名海内。时济南人京东路刑狱李昭
玘在《吕正臣墓志铭》中记载：“凡东州之人，一
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是说，居
住在京东路的人家，无论使用的工具或农具，家
中之炉灶，防御之器械，都是吕氏铁匠坊制作
的。除了吕氏这样大型的民间作坊，还有官营的
作院，作院以制造兵器为主，青州、郓州、徐州是
生产军器的主要基地，此外其他小的州县也设
有小作院“每岁制造诸般军器及上供简铁之类，
数目浩瀚。”(《资治通鉴长编》卷339)。

北宋的冶铁经济为后世打下良好的工业
基础，金朝统治下的山东冶炼行业又恢复官
营，结果收效甚微，不得已又“听民煽冶，官为
抽分”。山东的冶铁业就这么分分合合，曲曲折
折地走出了手工业的时代。

北宋时期
山东的冶铁业

青青岛岛礼礼贤贤书书院院

【史海钩沉】

︻
故
地
往
事
︼


	A13-PDF 版面

